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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中强调：“泱泱

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

之基、力量之源。”

回望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历史，经史子集里书写

着一脉相承的文字，水墨丹青中饱含着“弦歌不绝”的

期待，龟甲木牍里蕴藏着“思接千载”的心绪。放眼今日

之中国，中华文化的“一池春水”生机勃勃，神州大地

升腾起“郁郁乎文哉”的盛大气象。

本 版 今 起 推 出“ 讲 述·赓 续 历 史

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系列人物

报 道 ，关 注 那 些 中 华 优 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2023年 9月，考古遗址研学联盟在山西太原成立。

来自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等 18处中华文明遗址的考古

领队，共话考古发掘和遗址活化利用等课题。

本期报道聚焦其中 4 位考古领队，记录他们

躬身田野、潜心考古、薪火相传的

生动故事。

开栏的话

墙角立着洛阳铲，桌上堆满考古报

告，连电脑桌面也是甘肃敦煌悬泉置遗

址发掘旧照……一进毛瑞林（见下图，甘

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办公室，“考

古”的气息扑面而来。

毛瑞林是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

究馆员，从事考古工作 30 多年。1986 年

夏，在老家甘肃渭源县，刚刚参加完高考

的毛瑞林填报了吉林大学考古系。彼时，

黄土高原的小县城，考古学鲜有人知。

千里求学，第一堂专业课，毛瑞林却

有些失望——学习认石头。几堂课下

来，毛瑞林发现，认石头是辨别石器类

型、加工方式、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

等概念的重要方式。此后 4 年，他课上

勤学，课下勤练。一把洛阳铲，用得娴

熟。“装载”完技能，毛瑞林被分配回了甘

肃。在甘肃，年轻的毛瑞林正好赶上了

悬泉置遗址发掘。

悬泉置位于今天甘肃瓜州县和敦煌

市交界的戈壁上，是汉朝官员西出阳关、

西域使者东进长安的中转站。当时的发

掘现场，无房屋、没餐厨，回敦煌市区的

车一天只有一趟，单程两个小时。

“不怕生活条件苦，就怕没考古发

现。”回想当年，毛瑞林不无感慨，经过一

段时间的发掘，一无所获。

继续坚持，转机终于出现。当发掘

到 30 厘 米 左 右 时 ，现 场 发 现 了 丝 绸 残

片、青铜器残片、铁器残片等文物。再向

下，成果惊人，悬泉汉简问世了。“一天就

出土了 1000 多枚。”毛瑞林兴奋地说。

深埋两千多年的汉简被挖出时，沾

着一层沙土。“不能水洗，见水简废。”毛

瑞林说，必须用小毛笔一层一层刷，用牙

签一点一点剔。他和同事白天挖掘，晚

上清理。考古队返回兰州休整，毛瑞林

独自留守。大漠戈壁，只他一人。白天，

深入悬泉沟，勘察古人走过的路；晚上，

仔细研究汉简，感受汉代的历史余韵。

历时两年，毛瑞林和同事一起，叩开

了悬泉置关闭千年的大门，证实了古丝

绸之路的繁盛。2014 年 6 月，悬泉置遗

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此后，毛瑞林每年都有七八个月在

考古发掘现场度过。2008 年 7 月，毛瑞

林带队发掘临潭磨沟齐家文化遗址，“当

时正值盛夏，烈日高悬，热浪灼人，我们

拨开层层黄土，揭开古代文明真容。”

毛瑞林说，经过 10 多年不间断的工

作，目前共发掘清理面积约 1 万平方米、

墓葬 1700 余座，出土石器、骨器、铁器等

不同质地随葬器物约 1 万余件（组）。

“石器和骨器是当时的主要生产工

具，大量出土不足为奇。”毛瑞林说，令人

惊叹的是，出土了金耳饰和我国目前发

现最早的铁器。“这说明，齐家文化分布

区是古代中国早期文明中冶金术最发达

的地区之一。”

“考古发掘出的遗迹遗物，可廓清历史

脉络、‘证经补史’。”毛瑞林说，近年来，考

古学越来越受到关注，这是考古工作之幸、

考古人之幸，“若再回当年，还学考古。”

甘肃临潭齐家文化遗址
考古领队毛瑞林——

“拨开层层黄土，
揭开古代文明真容”

北风冷峭，在山东济南市章丘区城

子崖遗址发掘现场，张溯（见下图，山东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握着一把手铲，

小心翼翼地刮着土层，窸窸窣窣的声响

在周围回荡。

80 后张溯是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副研究馆员。张溯笑言，自己是“阴差

阳错”地与考古结了缘。

“起初报考的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结

果被调剂到考古专业。在文学和影视作

品中，考古过程跌宕起伏、生动有趣，实

际上考古工作很平淡、枯燥。”张溯说。

为何能坚持？“从书本走向实践，兴趣

油然而生。”张溯说，“上课时，老师用粉笔

在黑板上画出一件件文物；大三实习时，

我来到济南月庄遗址，触摸陶片，我感受

到了历史的温度。”

横贯齐鲁大地的齐长城，沿泰沂山

脉迤逦而行。 2008 年，山东启动“齐长

城资源调查项目”，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张

溯参与其中。

“老乡们称当地的齐长城为‘野长

城’。上山的路满是荆棘，只能请老乡在

前边拿着镰刀帮忙开路，我们背着二三

十斤的物资翻山越岭。”张溯回忆，有一

次野外勘查，突然下起大雨，只能临时返

程。一行人走到一处山涧，蹚着水前进，

水淹没了膝盖，还隐约听到了狼嚎，“一

颗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从中午一直走到

夜里 12 点，才走出山。”

历经一年时间，张溯与同行队员基

本厘清了齐长城泰沂山段的长度、路线、

建筑方式、保存状况。“正所谓‘欲学术之

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

后可’，当发表出学术成果，我才读懂了

这句话的含义。”张溯说。

在张溯看来，考古发掘就像“开盲

盒”。“由于每一处遗址的具体情况都不

一样，有时确实能开出‘惊喜’，但是，过

程是漫长的，必须要有一种甘坐冷板凳

的执着。”张溯说。

以城子崖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

是继仰韶文化之后我国新石器考古的又

一大重要发现。目前，城子崖遗址已进

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海岱地区文明

化进程研究”项目，张溯担任此次发掘的

考古执行领队。

“发掘是在城址北部，遗址地层叠压

关系复杂、密度大。站在探方里，就像看

一处复杂的微缩景观。”张溯介绍，这两

年，他们耐下心来、抽丝剥茧，细致分析

每一个堆积单位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有

何特征，叠压打破关系是怎样的，再根据

堆积特征和出土陶片分析其年代……

城子崖遗址发掘的另一难点，在于

涉及多学科知识。张溯不但从书本中

学，还会外出“拜师”学习。在工作中，张

溯结识了一名山东大学在读博士，恰巧

在章丘区焦家遗址工作。“我会向他请教

地理方面的知识，他也常来找我，探讨对

比两个遗址的不同点。”张溯说。

“考古就是让我们看见历史的那双

‘眼睛’，让我们明白人类是如何从漫漫

历史长河中行进至此。正因如此，才有

了一代代考古人躬身田野、接续奋斗。”

张溯说。

山东城子崖遗址考古
执行领队张溯——

“触摸陶片，我感受
到了历史的温度”

在安徽凌家滩遗址考古现场，总能

见到这样一个身影。不同于在探方里一

遍遍刮面、划线的其他考古工作者，他习

惯围着探方打转，一手摸着下巴，两眼紧

盯前方，总是若有所思。在他看来，考古

不仅要靠体力，更要靠脑力，“边发掘边

思考，才能有更多令人惊喜的发现。”

这个人便是凌家滩遗址第三任考古

领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

室负责人张小雷（见下图，安徽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凌家滩遗址考古队 供 图）。

2020 年，凌家滩遗址被纳入新一轮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考古工作再次启动，36
岁的张小雷被任命为领队。

高三那年，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启

动发掘，得知消息后，自小喜欢历史的张

小雷，骑着自行车，奔波了 100 多里路，

从家乡安徽利辛县赶到遗址现场。

“第一次现场看考古发掘，跟书上讲

的不太一样。”那一年高考，张小雷如愿

考进安徽大学历史系，此后又考取了山

东大学的研究生。 2010 年研究生毕业

后，他来到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

在第二任领队吴卫红主持凌家滩遗

址考古时，张小雷已经参与了相关考古

工作。在接手主持遗址考古工作后，张

小雷带领团队对凌家滩遗址的大型红烧

土遗迹片区、外壕北段进行了发掘。

走进凌家滩遗址一处展示区，远远

地就能看到搭建在西侧的白色大棚，棚

中是张小雷和团队的重要发现。“在这

里，我们共挖掘出各类器物 260 余件。”

张小雷介绍。

考古发掘是一项精细的手艺活，需

要十分的耐心。“为了尽可能还原这里的

形成过程，刚发掘时，这里被分割成一个

个 30× 30 厘米的小方格，大家数着格子，

拿着小刷子、小铲子，趴在地上清理了一

个星期，才挖了几厘米深。”张小雷边模

仿发掘动作边说。

“考古工作中最激动人心的莫过于

文物出土的时刻。”到现在，张小雷还清

楚地记得发现龙首形玉器时的场景。“那

是 2022 年 4 月 12 日下午，已经到了下班

的时间，大家正在做收尾工作。队员赵

波在清理发掘现场东北角的大口尊时，

发现底部有一件玉器。”张小雷回忆，刚

出土时，玉器上盖满了泥土。

继续清理，张小雷发现这个玉器造

型 非 常 奇 特 ，一 端 阴 刻 成 龙 首 形 略 上

翘，另一端为尖锥形。这是我国史前考

古中从未发现过的玉器形状，而且工艺

精湛。

张小雷常说，自己是幸运的，遇见了

凌家滩。在他看来，配合基建项目的考古

才是大部分考古人的常态：打点、布方、挖

土、画图……这些基础工作枯燥且辛苦。

张小雷说，是“热爱”支撑他一路走到今

天，“喜爱考古就不觉得枯燥和辛苦”。

入冬后，天黑得早了，张小雷总觉得

时间不够用。忙完一天的现场考古发掘

工作，扒拉几口饭，他又匆匆地赶回办公

室。“张敬国、吴卫红等老一辈考古工作

者几十年艰辛探索，才让凌家滩文化展

现在人们面前，我们要继续努力。”张小

雷说。

安徽凌家滩遗址考古
领队张小雷——

“喜爱考古就不觉得
枯燥和辛苦”

众所周知，田野考古

是考古学和与考古相关的

研究工作的起点。田野考

古实施项目负责人制，也

就是领队制。一个田野考

古项目的实施过程，就是

领 队 所 掌 握 的 考 古 学 技

术 、理 论 、方 法 的 集 中

展现。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

领队并不容易。大学考古

专业毕业后，需要从事考

古发掘两年以上，具备独

立组织考古调查、勘探、发

掘的能力；作为组织者之

一或主要参与者，要完成

过一项以上较为重要的考

古发掘工作，并执笔完成

年度报告。更重要的是，

组织和实施考古发掘过程

中，他们熟悉了考古学某

一领域的前沿问题，能根

据学科发展趋势选定并确

定有价值的课题。目前，

面对每年上千项的考古发

掘，拥有国家文物局颁发

的“考古领队资格”的总人

数不足 2000 人。

领队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扎根在考古一线。一

切问题只有在考古现场才

能搞清楚，坐在办公室里

是 不 可 能 有 突 破 和 发 现

的。“除了雨雪天，都是考古日”。考古领队既

要钻在荒草中，用耳朵辨别探铲穿过土层的

声音，用眼睛分辨土样特征；又要在探方里

“土中找土”，进而精细观察、详细记录。这是

对眼力和耐力的极大考验。还有发掘后如何

整理、采集标本后如何研究……对于领队来

说，任何环节都不能是短板。

新时代，“致广大而尽精微”，是每一位考

古领队应有的追求。他们既有严谨的实证精

神，也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力。每一个遗址都

是独一无二的，是与古人的千载难逢的对话，

因而需要充分获取信息，设置各种课题，才能

不留遗憾。以前的考古领队完成了田野发

掘，写出有水平的论文，出版了考古报告就算

尽职尽责。但如何根据考古所知的遗迹古

物，恢复古人之生活概况，将自己眼中的气象

万千转化为保护文化遗产的有力支撑，则需

要更多的积累、思考和沉淀。

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为例，许多重要遗

址都见证了几任领队之间的传帮带。比如，

二里头工作队如今的领队赵海涛，接过的是

前三任队长的接力棒。日后，工程还将对中

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内在机制、道路、各个

区域文明化进程的特点与模式进行深入研

究，这个重任需要几代考古人薪火相传、孜孜

以求。

考古人在领队的带领下，持之以恒地探

寻着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

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为中华文明图谱勾勒

精彩一笔面前，风餐露宿、青灯黄卷就是常

态。每一位领队不一定会遇到值得钟情一

生、奉献一生的重大考古发现，但一定会有一

个属于自己记忆的“灰坑”“房址”“地层关键

柱”。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位考古领队都是

中华文明的诠释者、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和优

秀 文 化 的 传 播 者 。 他 们 值 得 更 多 尊 重 和

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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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距今

4300 年至 3900 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四大早期都邑性遗址”之一。1978年，陶

寺遗址正式开始挖掘。40多年来，大规模

墓葬群、28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气势恢

宏的宫城宫殿遗址等先后被发现。

高江涛（见下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山西队供图）与陶寺遗址结缘

是在 2003 年，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读博士的他，来到陶寺遗址实习。

“刚来就碰到一件大事。”高江涛说。

2003年，陶寺发掘出观象台遗迹，不少考

古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观象台遗迹中的

观测缝是怎么来的？4000多年前古人的

观测点在哪里？带着这些问题，当时的领

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

努带领同事进行进一步发掘……

有一天，高江涛在观测台地面上意

外地发现了一道弧线，里面是花夯土，外

面是生土，一铲一铲挖下去，弧线越来越

长，最终封闭成一个大圆。继续挖掘，最

后 出 现 了 内 外 4 个 圆 形 夯 土 组 成 的 台

子，最里面的圆心跟大家推测的观测点

基本一致。“我们与古人的想法不谋而

合！”考古队员们为此兴奋了好几天，“考

古的魅力就在于常常有惊喜。”

2012年，陶寺遗址重新勘探宫殿区，

意外地发现了陶寺宫城。当时，高江涛和

同事偶然下到一处冲沟里，发现断崖断面

似乎有夯土痕迹，他们顺着断崖一口气挖

掘了 50多米，发现断面竟然全是夯土。“高

度疑似内城城墙。”高江涛回忆。

经过一年发掘，果然发现了四道城垣

围起的一座近 13万平方米的宫城。“宫城

的发现，证实陶寺在陶寺文化早期就有可

能是一座都城。”高江涛说，这也是中国目

前发现的真正意义上的最早的宫城。

2013 年，高江涛成为陶寺遗址考古

领队。他走遍了陶寺的沟沟坎坎，见证

了陶寺遗址很多重大的考古发现。他将

陶寺遗址发掘的意义概括为“几个点”：

“陶寺是百年中国考古的亮点、五千多年

中华文明的重要节点、中华文明形成过

程中内涵特质的焦点……”

一年有 8个多月在野外调查，常年风

吹日晒，今年 48 岁的高江涛看起来有些

沧 桑 。 但 一 说 起 陶 寺 ，他 总 是 神 采 飞

扬。“考古队现在有 12个人，90后是主力，

还有两个 00 后，我是年纪最长的！”高江

涛说，“未来，我们还要发掘陶寺遗址手

工业作坊区，探索陶寺水系布局结构。”

这几年，高江涛开始更多地思考陶

寺遗址的开发利用。他坦言：“陶寺遗址

公园建设和文旅发展起步有点晚。”为了

让更多人了解陶寺遗址，高江涛经常活

跃在各种讲座、研讨会、展览等活动上。

“今天，考古的外延越来越大，只懂

考古已经做不好考古。一个考古人，应

该为文化遗产活化利用贡献更多才智。”

高江涛说。

山西陶寺遗址考古
领队高江涛——

“考古的魅力就
在于常常有惊喜”

■感 言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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